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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 ! ! ! ! ! ! ! ! ! ! !!"心里不禁一怔

我们唯一注意的，在一般情况下，到了晚
上就不再相互通电话，反正可以避开妈妈用
手机通短信。
暑假快要结束的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炎

热。七点钟已过，我正在记日记，记的是当天
我在周薇薇家里看她小时候那些照片的事。
突然我又接到了周薇薇发来的一封短信，叫
我马上到华山路镇宁路路口去等她，然后一
起到复兴中路跳水池去游泳。她说天气太热
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是闷得慌，特别想去
游泳，非叫我陪了她一起去不可。
“你约了丁一棠一起去没有？”我发去短信

问。“没有。我希望就我们两个。”“好，我这就
去，赶在七点半以前到达，在华山路镇宁路路
口等你。”“不许迟到，准时到达！”她在短信里
下了一道命令。这样，我只好对妈妈撒了一个
谎。我把周薇薇换成了丁一棠，说是丁一棠叫
我一起去游泳。或许是因为我心里有鬼，发觉
妈妈脸色很不对头，似笑非笑地把我打量了很
久。她问：“你们约了周薇薇一起去没有？”“没
有。”我回答着，心里更加乱得慌，不由满脸通
红。“去吧，早点回来！”我很怀疑妈妈已经看出
我没有对她说真话。不过我也管不得这么多
了。反正说到底仅仅是和周薇薇相约去游泳罢
了。男女同学相约一起去游泳，怎么说也算不
上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吧？
我刚刚到达目的地，一眼看到了周薇薇

已在马路对面等着我。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
连衫裙，肩头挎着一只白色的小皮包，黑油油
的“直式”长发，有两股挂在胸前，特别妩媚得
引人注目。到复兴中路跳水池去，没有直接到
达的公共汽车，周薇薇说要打的，我说还是走
去吧，反正最多不过十几分钟的路。她很快表
示了同意。我们没走多远，转弯已是复兴路，
两边都是密密的行道树，难得见得到一个行
人，只是偶尔驶过几辆小轿车。这里也许是上
海最清静的一条马路了，特别是在晚上。我们
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肩并肩走路。

一路走去，我们一直在说话，
说的大都是开学以后学习方面的
问题。她还说了，她爸爸对我印象
很好，说我在学校里文科成绩肯定
很优秀，每次和他谈起这方面的问
题都能对答如流，尤其是对外国古
典文学的理解十分透彻，认为我将

来可以在文学创作方面发挥我的天赋。我也
赶快说了我外婆对她的好印象，只要几天没
有见到她，就会念念不忘地提起她，等着她前
去做客。“有一个星期天，妈妈烧了一些好小
菜，外婆就叫我特地打电话请你来吃午饭，你
该记得这件事吧？我外婆对你比对自己的孙
女儿还亲呢！”我说。周薇薇微笑着看了我一
眼，低下了头。说着说着，距离跳水池已经没
有多少路。马路边上有一家“可的”连锁店，连
锁店边上是一处长满树木的绿化地。周薇薇
很快到“可的”去买了两瓶雪碧，说是口渴了，
先到绿化地去稍稍休息一下，喝完了雪碧再
进去游泳。进入绿化地，比马路上凉快得多
了。到处都是密密的树林和一排排、一丛丛的
冬青树，不大的草坪四周设有不少木质双人
靠背椅。座椅上大都已经坐着人。我们便找了
最外边一张没人的靠背椅坐了下来。
但是，我们刚刚喝了几口雪碧，周薇薇朝

草坪那边匆匆扫视了一下，突然站起了身子，
叫我赶快和她一起离开了。这时候我才发现，
里面坐着的都是成双搭对的中青年男女，他
们的亲热模样很是令人看不惯，看了都让人
为他们感到难为情。走出了绿化地，周薇薇还
是显得十分害怕，脸色白得相当可怕。
“刚才你见到了你的爸爸没有？”她突然

小声问。“没有啊！怎么，你见到他了？”“看上
去有点像，但光线太暗了，也不敢完全肯定。
就在树林最里面的角落处，有一个模样很像
你爸爸的高个子男人，正和一个高个子光头
男人站在一起，一边吸烟一边悄悄说话。他们
好像也已看到了我们两个。”“有这样的事？要
真是这样，巧得太令人害怕了！快走吧，快点
进入游泳池去！”我说着，心里不禁一怔：又是
我爸爸！又是那个高个子光头！在穿越马路的
时候，我连忙拉住了周薇薇的一只手，意在安
慰她不必过分害怕。没想到她把我的手也热
热地拉得很紧，过了马路还是没有放开。我们
就这样手拉着手来到了游泳池门口，在明亮
的灯光下才放开了我们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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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猜不透这位狡黠的老部下的心思

张小三赶紧推开自己的房门。他顿时愣
住了。马克大模大样地坐在张小三的转椅上，
甚至把双脚搁到了办公桌的台面上。
马克乐呵呵地说：“张总，张先生，美国之

行很辛苦啊！没料到我来吧？”
张小三想摆脱尴尬，就严肃地道：“马克

先生，你应该已经不是本公司的人员
了，所以你不能随便进我的办公室，
更不能坐在我的位置上！”

马克倒也不恼，他边笑边站起身
子：“行啊，我给张总让座。”

张小三走到自己的转椅前坐下：
“你已经不是我的上司了！我可以尊
重你，但是，你也必须尊重别人！”
“说得好，”马克夸张地为张小三

的话鼓掌，“我们应该互相尊重。不
过，在我还是中国地区总裁的时候，
你突然去美国，也不报告一声，是否
也属于不尊重上司的行为？”“那是因
为你的上司，总部董事会直接命令的
结果。”张小三理直气壮地回答。
“好，理由充分！”马克慢悠悠地

说，“不过，你去汇报，说话应该实在
点。关于收购物流企业要有账外账，要支付大
笔的公关费，全部是你策划、掌控的事情，为
什么一股脑儿推到我头上？”
从看见马克的那时起，张小三就知道今

天有麻烦。他想来想去，还是用软招，能把美
国人哄走了，就是好事。
张小三站起身，亲自给马克泡了杯茶，小

心地说：“马克先生，我也是毫无办法。他们厉
害啊。我被传唤到总部。一去那里，总部的财
务总监就警告我，假如我不说实话，他们就要
报警，让我回不了中国。”
马克仔细观察着对方的神色。他猜不透

这位狡黠的老部下的心思。张小三说的话，哪
一句真，哪一句假。马克说：“他们逼你，你就
乱说？他们与你有交易，对不对？你把我咬出
来，保证你和你舅舅没事，肯定是这种买卖！”
张小三紧张起来，脸色刷白。他明白马克

的厉害，确实把问题点到要害上。
马克见张小三不敢回答，心里更有底：

“由于你的抬举，我已经和总部签了具有法律
约束条款的和解协议。你不懂这个吧？我告诉
你，我的权利是被剥夺了，但是，我自由了，公

司不可能再追究我的任何责任。”
“我很抱歉。我确实是被逼的。”张小三继

续自己的哀兵策略，“我也不晓得他们会那么
狠，剥夺你的一切。”
马克哂笑着说：“剥夺一切，没有想象的

可怕。不就是一点钱吗？我自由了，这个非常
重要。我可以自由地飞到这里见你，高兴的

话，我还可以去见你舅舅，或者别的
什么人。”

张小三听出马克的话外之音，
赶紧说：“我舅舅不想见你的。”
“他当然不想见我，他最好我永

远不出现在此地。”马克冷冷地笑
着，“不过，那由不得他！”

张小三小心翼翼地说：“马克先
生，我舅舅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他
是帮了我们大忙的，你最清楚。”

马克哈哈大笑：“是的，他帮了
忙，确实帮忙，连转三百万现款，他
也热情地帮忙，用的是他儿子公司
的账号。”

张小三大惊失色。马克连这个
秘密也查清楚了，让张小三不由打
了个寒战：“马克先生，我很同情你

目前的处境。可是，你把事情闹下去，要闹到
大家完蛋，你并没有好处啊。”
马克正色道：“我为什么要闹呢？对大家没

好处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做！”马克把茶杯里的
水一饮而尽，张小三见了，赶紧过来，接过茶
杯，为他续水。马克对张小三的殷勤说了声谢
谢，然后道：“生意就是生意，这是美国一位商
界大亨告诉我的名言。做生意，就是要有好处，
有利益。我现在落魄了，到民营企业了，我得给
他们一点见面礼吧，否则我混不下去。”
张小三听出话里的转机，赶紧说：“马克

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马克笑笑：“也就是做点生意。我了解到你

舅舅儿子的公司，是做矿石进口生意的。让他
和我服务的那家民营企业，做一单生意吧。”
张小三知道，今天是赶鸭子上架，想做不

想做，都得接下来，就咬咬牙说：“行啊，我和
舅去讲。”
马克嘻嘻一笑：“说定了，别让我等太久。

对了，告诉你舅，还有一个小小的附带条件，
这笔生意，他应该显示诚意，或者说对我应为
他倒霉的歉意，多少给点优惠，一百万吧。”


